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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激女：本土女权裂变的生命力，及其面对的质疑

可能是中國社交媒体上最可见的女权主义流派。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士在十字路口等待过马路时与朋友进行视讯通话。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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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女”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女权讨论中的主流。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女权群体，或者说流派像她们一样，完完全全从中国互联网中生长起来、有着方向明确
的观点主张、持续不断进行线上发声。

除了常见于社交媒体、使用同一套话语，她们似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共同特点。但在性别议题空间中，她们又无处不在，散发着可能是国内此前大部分女
权活动人士都达不到的网络生命力。她们的话语体系逻辑完善、便于理解又极富煽动性，即便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的人也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避开它们
——更何况可能没有人真的可以完全不关心性别议题。

这些称自己为“激女”的女性最初被小圈子以外的人看见还是因为2021年4月豆瓣女权小组一次大规模被封禁，那也是以6B4T为代表的韩国当代女权主义思
想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大肆传播并引来攻击的开端。当时大概没有人会料到，这次封禁非但没有使这个群体从此销声匿迹，反而让她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成为
了可能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最可见的女权主义流派——不管是因为她们真的数量庞大还是战斗力格外强，还是国家特别容许，几乎在所有性别相关话题的下
面，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和独特的黑话。

谁是激女？

“激女”的一套“黑话”大致可以分为针对男性的辱骂和针对两性关系的解读两个部分。通过这些词汇，女性被分为婚驴/男宝妈/精神男人（厌女爱男的）和激
女姐妹（爱女厌男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半醒不醒的自由人”。

“自由人”的称呼来自于对“向下的自由”的讥讽，在一些关于女性是否有化妆/结婚/生育自由之类的讨论中，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向下的自由”，而支持这种
自由的女性是“觉醒不到位”的，进而将此称作“自由主义女权”。尽管“自由主义女权”一词原本的含义与“向下的自由”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简单的解释方式
显然比繁复的学术概念更容易得到理解和传播。绝大部分“激女黑话”都具有此类特点，某种意义上，它们正是大众化女权主义思潮映射在互联网语境中的结
果。但这些黑话也带来了针对激女群体的种种争议：一方面针对男性花样繁多的嘲笑和辱骂进一步激化了反女权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和婚女的切割也导致
很多来自女权内部的批评。

在现有为数不多的针对“激女”的报道中，受访者不仅在年龄、家庭环境、受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极大差异，在观点上也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女权主义
者”这个更广泛的群体也是如此。性别学者李思磐在2017年所做的问卷调研中发现，微博女权用户75%处在18-30岁之间，接近一半在23岁到30岁，约6成
为独生女，约8成生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但这一结果已经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网络用户低龄化已成肉眼可见的趋势，此外，现在的女权主义声量与性别对
立态势都比当初激烈得多。

在李思磐2020年的文章中，她认为大部分微博女权用户更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寻求经验的交流与社群的共鸣，而不是将女权主义作为一个公共议题来商讨
和参与，正因如此，婚恋话题才会成为如今社交媒体性别议题的热点。但近年来性别暴力事件频发、新冠大流行以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激女的壮大让女权
主战场从家长里短重回更多样且公共的议题。尽管婚恋话题仍然处于讨论的中心，但态度已经从争论冠姓权直接进入到了“不婚不育保平安”的阶段，这一变
化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直接对作为父权制支柱之一的异性恋婚姻制度产生了质疑乃至反对，也因其与当局的生育政策不相符而具有了一定的“危险
性”。

这种公共性在黑话中也有直接的体现。对于许多日常中的“辱女词”，她们会直接用指代男性的词汇替换其中指代女性的词汇。拥有这样细致的性别意识至少
说明，对于她们来说女权主义已经远远不是生活的安慰剂或参考书，而是一套完整的、涉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女权主义行动因为政府的
压制已经逐渐消亡的当下，激女的出现虽然仅限于线上，但也足够形成一个冲击。

在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同时，激女的话语也制造出了一套可以被不断细化的二分法：首先是男性与女性，其次是婚女与单女，再其次是“自由主义/温和主义女
权”与“激进主义女权”。制造对立面不仅是建立自我主体性的方式，还能不断加强自身团结。话语的再生产正是通过不断制造对立面而实现的。

二分法的使用也意味着对多元性别身份的否定：由于男性与女性的本源性对立，所以跨性别、流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都是伪命题；性多元群体和女权主义者
也不一定是同盟，因为性多元群体仍然包括男性。在某种意义上，对“我”的不断二分也是一个对“女性”概念提纯的过程，先去掉跨性别女性，再去掉进入婚
姻与生育的女性，最后得到纯粹的“女性力量”典范，即“激进女权主义者”，才是女权主义道路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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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3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子骑著自行车等待过马路。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谁制造了激女

事实上，与其说“抗争”，激女所倡导的更多是“拒绝”：从自我生活的革命出发，拒绝与男性的一切关联，进而拒绝父权制对女性的种种要求。相比直接的冲
突，拒绝、回避似乎是不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方式，但激女的拒绝太过彻底，恰恰引发了男性以及整个主流父权社会更剧烈的反应。

在韩国，大规模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也已经发生了。越来越多的韩国男性认为自己遭到了“反向歧视”，是激进女权运动的受害者，2022年当选的新一任韩国总
统尹锡悦正是利用这种情绪，通过“女性主义是阻碍男女健康关系的罪魁祸首”、“制度上的性别歧视已经不存在”之类的言论吸引到了许多年轻男性的选票。
很难想象，五年前文在寅竞选总统时还会公开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

韩国的性别战争由来已久，不仅偷拍犯罪盛行，同工同酬也一直没有实现。随着近年来新一轮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女性拒绝成为传统社会所期望
的贤妻良母，女权主义者在在街头集会上喊出“拒绝成为生育机器”的口号，整个国家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逐年下跌。韩国女权运动这几年来确实取得了堕胎
合法化、对偷拍犯罪的更严厉惩罚等诸多成就。其中最著名的6B4T主张起源于2019年左右，最初只是4B（不恋爱、不和男性发生性关系、不婚、不育），
后来增加了不购买厌女产品、单女互助（也有翻译为“不与婚女互助”）和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尽管声势浩大，但据追随者说，目前韩
国参与6B4T的人数只有四千多而已。

中韩两国都同样面临着反女权声音激烈、人口数量下降的局面，再加上中国女性对男性的厌恶和对婚姻的怀疑情绪本身就已经非常强烈，当6B4T被传播到国
内，它作为一个彻底拒绝男性文化和父权规范的主张立即得到了许多响应，并迅速形成了社群。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激女一定都是6B4T的践行者，但至少两者
有着极高的重合度。除此之外，本土激女还增加了“脱性缘”一项准则，在原本“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准则上更进一步，彻底抛弃了浪漫爱——包括女同性
恋浪漫爱。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子坐在购物区的一家咖啡店里化妆。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类似的主张在1968年成立的女权组织Cell16的刊物中也出现过，该组织建议女性保持独身，既要同男人分开、也不必维持女同性恋关系。Cell16被认为是
第一个提出性别分离女权主义概念的组织，但后来的一些性别学者通常将其看作异性恋性别分离主义的例子，与提倡将女同性恋作为政治策略的女同性恋女
权主义相区分。

另一个与激女不谋而合的女权主义组织是1971年成立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女权主义公社“复仇女神”。她们认为异性恋女性是革命的障碍，宣称“只要女性仍
然受益于异性恋红利，获得异性恋特权和安全感，就早晚会背叛自己的姐妹”。6B4T中的“单女互助”同样也有“不与婚女互助”的另一种翻译，后者不仅认为
“婚女”或者“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是“不够女权”的，还是“父权制的伥鬼”（比如“男宝妈”）。

韩国女权并非没有意识到6B4T所代表的性别分离女权主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分歧和裂痕。一些6B4T实践者会对其他人排斥跨性别女性的行为感到厌烦，也
难免会有一些女性迫于社会尤其是职场中的压力而放弃全面地遵循6B4T。当二分法进入女性内部，它不可避免会对一个主张、一场运动的可持续性造成影
响。

不过，类似的观点对于激女并不完全是舶来品。早在2017年之前，中国互联网上就存在一批与社会较为熟知的女权活动家、学院派女权博主截然不同、却拥
有大量追随者的网路女权意见领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林毛毛。她认为女性本身就是更优越的性别，大家应当摆脱“吸血”的原生家庭，用一切方式来为
自己谋取利益。现在大部分激女的主张都有跟林的观点重合之处，然而有趣的是，林毛毛在早期从来没有自称过女权主义者，而是重新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我
权”，即完全关注自身的利益。

林毛毛还认为，那些没能摆脱彻底父权制规训并因此受伤害的女性（比如林奕含）都是“弱者”，会用不屑乃至恶劣的语言来攻击她们。6B4T最初被提出时，
主要是作为一种个人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倡议，但林毛毛从一开始就是要“骂醒”其他女性的。许多林毛毛等人的追随者也会表示，自己是真的被她们“骂醒”

了，所以也相信可以用这种方法“骂醒”更多被父权制剥削的女性，这与如今的激女面对关于“婚驴”等攻击女性的词汇的质疑时所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但能
够看到这些用来“骂醒”女性的言论的用户本身已经被筛选过，而更多需要帮助的底层女性即使真的有机会被这些言论“骂醒”，也不一定有足够的资源来让自
己摆脱当前的困境。

现在的林毛毛已经不再活跃于微博、豆瓣等国内社交网站，但依然在女权网友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对如今的激女产生了影响，比如反
孝、女本位/我本位等概念，现在仍经常能在网络讨论中看到。正如林毛毛自己的定义，比起女权主义她更接近纯粹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她仅仅对女性宣扬利
己主义，同时贬低男性——无法否认，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算是一种自发的女权意识萌芽。当女性面对种种个人困境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便会很容易
被林毛毛极具中国本土经验的立场、富有煽动性的话语所吸引。这种在地的语言具有学院派女权惯用的理论术语所无法企及的力量，对如今的网络女权主义
讨论规模和生态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无论是韩国6B4T还是林毛毛，都更多停留在个人生活层面，用“（作为女性）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来诠释女权主义，这延续了第三次女权主义思潮以来对个
体的关注，却淡化了制度层面的诉求。女性可以坦然自称“利己主义”，因为这个社会是不利于女性的，而个体的自立自强才能带来女性群体的力量——或者
说，女权主义本身已经更接近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



2023年9月13日，中国北京，人们在餐厅外等待时看著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争议从何而来

“激女”的争议事实上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者早已争论过的问题：交叉性的缺乏。正如黑人女权主义者指出中产白人女权主义叙事中有色人种、
性少数与底层女性的缺位，“激女”也是一种“中产汉族顺性别异性恋女权主义”：二分法和对“女性”的提纯实际上制造了更多厌女表达并分化女性群体；“婚
驴”的说法限制了对婚姻制度的讨论且掩盖了底层女性自主性的困境；一味地主张“脱性缘”则无视了女同性恋在异性恋制度下的个体经验。

在移植韩国女权主张的过程中，许多本土的问题也被忽视了。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男女平等”或许没有为女性处境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善，但它
的确塑造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的许多问题是难以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女权话语概括的。比如由于性别平等政策，现代中国并不存在日韩普遍的女性
婚后迫于社会压力离开职场成为家庭劳动者的现象——尽管这意味着婚后的女性在工作的同时需要额外承担家务和育儿劳动。“激女”热衷于鼓励女性自立自
强努力工作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家务和育儿同样是一种工作并在家庭中对女性造成剥削的现象。

在6b4t的影响下，恋爱——尤其是异性恋爱也成为了洪水猛兽的存在。与此同时出现了吊诡的现象：她们制造了“爱女”与“爱男”的二分法，并赞美女同性恋
——因为这是“爱女”的。即便许多“激女”会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或是不再喜欢男性的双性恋，但真实的、具体的女同性恋在她们的话语中并不多见，或者
说，她们“制造”了女同性恋：在“香香软软的女孩子才是最好的”之类“爱女”话语之下（一种比较极端的可能性），外表更加男性化（被称为铁t）的女同性恋
可能会被叫做“精神男人”、在网络上倾吐自己的恋爱烦恼的女同性恋则可能被批判是“性缘脑”。

激女所奉行的性别分离女权主义大部分理念都根植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但此处的“女同性恋”指的是政治女同而不是日常的女同，即“不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
女性”（也不一定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她们认为女权主义者应当脱离男性以及由男性建立或定义的组织、关系与活动，按性别理论学者玛丽莲·弗莱的说
法，这是“对我们周围的系统性厌女症的本能和自我保护式的回避”，因此，将性倾向转向女性也是女权主义者必然的选择。对此很多批评认为，她们挪用了
“女同性恋”这一词汇，而完全忽视了女同性恋在现实成长过程中会遭遇的种种压迫与困境。正如激女创造“婚驴”等词汇来攻击没有脱离异性恋制度的女性，
她们似乎常常过分关注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忽略了个体复杂的处境。



2023年11月18日，中国北京，一名演奏家在灯光装置下表演。摄：Wei Tong/Beijing Youth Daily/VCG via Getty Images

另一个针对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或性别分离女性主义的常见批评是她们否定了跨性别——激女也是如此——对二元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该理论
的基础。当激女在强调女性社群、全女空间的重要性时，“女性”的概念往往都被限定为指派性别女性，这不仅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外，还完全忽视了其他非
二元性别的存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跨性别最常见的讨论都围绕跨女运动员和跨女上卫生间的问题（很奇怪，没有人关心跨男要上什么卫生间），激女通常
持“只有完成性别肯定手术才算女性”的观点，这与七十年代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曾提出的“经血姐妹”概念相似，即只有拥有全套女性生殖器才能算女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现在的激女和上世纪以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同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划分（即便如此，生物学上的双性人/间性
人也被忽略了）。

除了男女在生理上存在本质差异，她们还认为跨性别者强化了传统性别规范与刻板印象。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珍妮丝·雷蒙德称跨性别是对女权的殖民，并且
物化了女性身体。有些过往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更进一步质疑sex和gender的概念区分。她们认为女性具有生育能力，因此是更独特、更优秀的，而过于
强调社会性别不仅忽略自然的性别差异，还会贬低乃至否定女性特质。但很多时候，她们所说的“女性特质”其实混杂着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比如女性更具
韧性和同理心、更擅长情感表达，部分女权理论家会认为这是母职所带来的天然倾向，但同时它们也与更感性、更软弱等被公认为是由父权制建构的刻板印
象相关联——如何认同存在性别刻板印象，那么如何判断什么是天然特质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比起解构，本质论至少在扁平的互联网传播路径上更具优势。有人提出，我们正在经历发生于互联网的“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网络的
去中心化让话语权更加分散，更多人得以发出声音、更多讨论圈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个体叙事的盛行难以避免地与消费主义合流，同时进一步巩固了阶
级鸿沟，集体话语被压制的现实也因此变得更隐秘。

在中国，情况还更为特殊。政府一方面需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对可能触及政策或制度问题的女权主义讨论或行动严防死守，因此女权主
义不但不被允许出现在线下，连线上也被划定了安全区域。换句话说，我们能看到的女权话题都是官方允许的话题。如今的女权博主们观点可能不尽相同，
但基本上都有着自立自强独立女性的形象，专注于搞钱搞事业。事实上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最鼓励的一种叙事：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阶级跃升——即使你
是女性。将问题简化成完全可以靠个人努力解决的模式而回避结构性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更安全的。



2023年11月20日，中国昆明，人们在购物中心用塑胶银杏叶和塑胶南瓜装饰的楼梯上拍照。摄：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VCG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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